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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历听障路：
养育两个
听障的孩子
撰写：Cheryl laCey 

我心目中的幸福生活从没有包括一个有听障

的孩子，两个听障儿更是无法想像，但现

实确然如此。在我的家族中没有任何成员有听障

的问题，因此当我的长子（和其后次子）被发现

有明显的听力异常，令我颇为震惊。不过，任何

震惊与否定都无法改变事实，我知道前路漫漫，

但对未来却毫无头绪。

我的长子雅文逊（Emerson) 在稚龄阶段经历

了听力水平急降，我们知道必须联络疗育服务机

构并尽快选取合适的安排。我们的选择主要建基

于近便自己，但亦了解如有需要日后可以随时改

变。

虽然最初助听器能够对雅文逊有裨益，但到两岁

左右他的双耳都有深度听障。我们必须作出一个

艰难的决定，最后我们决定让他接受一个人工耳

蜗，一年后，再接受另一个人工耳蜗。最初几

个月我们要几经辛苦才令他戴上助听器和人工耳

蜗，但后来则好不容易才说服他把它们除下来。

雅文逊很有主见，他今天取得的成果，是经过无

数努力及大量的支援。七年已过，他升读小二，

在阅读、说话及各方面的表现都能达到同侪的水

平，进程良好。

就在雅文逊听力水平转向深度听障的同时，我怀

孕五个月。我们都担心第二个孩子会有四分之一

机会也出现听力异常。因此当格伦(Grant）出

生后，我知道他听力「正常」时非常高兴。即使

如此，听力专家还是定期检查他的听力，密切观

察他的情况；我们在家中也是这样做，因为我们

知道这类听力消退是渐进的。坦白说，我从未让

自己相信格伦可以保持他的听力。这情况果然出

现。我记得，在他过了一岁生日后不久，他的反

应开始有所改变。「又来了！」我当时这样想，

但没有感到难过。不过，我仍然不想向丈夫吐露

这个消息。之后的两个星期我默默地思量。直到

有一天丈夫、我与格伦外出午膳（当时雅文逊往

访祖父母），我蓦地冲口而出：「我觉得格伦的

听力下降了。」丈夫表示同意，原来他的想法与

我相同，但大家都不愿向对方吐露这个消息，当

时我们都禁不住笑起来。从某个角度看，我有一

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们俩可以结伴并肩同行

了。我同时感到安慰的是自己已经知道怎样做。

一个月之内，格伦在卑诗省儿童医院接受了在药

物镇静下的听力测试，确定了他的听力水平。我

随即在那里要求他们为格伦制作耳模。一个半小

时后我们回到家中，我们社区的听力专家已留下



口訊。没多久，我们已在网上为格伦的小助听器

选择颜色（是钴蓝色）。那助听器是那么小巧！

不到两点钟，助听器已订购，耳模也在制作过程

中。

格伦的情况没有给我带来如当日知道长子听力急

降时那种伤痛，但少不免还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坦白说，我有点命运弄人的感觉：我将永远没有

养育没有听障孩子的经验。但终究，这次我知道

一切将不会有问题。格伦不会有问题，我们也是

一样。格伦持续需要加强的助听器，并进入兄长

曾经就读的幼稚园，我们亦正等待踏上为他植入

人工耳蜗的旅程。

现时两男孩已七岁及五岁。是典型的男孩，也是

典型的兄弟。他们摔交并扯掉对方的助听设备，

然后得暂停一刻来重新戴上或将磁石放回原位。

当别人不聆听或周围太嘈吵，他们会表示不满 

（这表现常令我会心微笑！）兄弟二人自发地找

到与对方沟通的最好方法。早上，格伦常常走进

大厅把哥哥的耳蜗和自己的助听器交给雅文逊戴

上；而雅文逊亦知道格伦需要坐在车内的中间座

位，以便可以听得更好。

即使最初的旅程十分艰辛，我们庆幸能得到朋

友、家人、听力专家、医生和耳鼻喉专科医生的

支持和鼓励，当然其中也包括所有在幼儿疗育机

构中服务的工作人员。经历这些年的泪水和笑

声，使我感受到众人协助我的家庭成长，帮助我

们迈向前路。


